永远的九岁
——小萝卜头的故事
共和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，牺牲时年仅九岁。他，就是小萝卜头。
小萝卜头名叫宋振中，他的爸爸宋绮云、妈妈徐林侠都是共产党员。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由于积极宣传抗日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。不久，他和母亲也被关进了监狱。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徐林侠在女牢中长大。
由于终年住在阴暗、潮湿的牢房里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，而且还吃不饱。长期的缺乏营养，使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，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，成了一个大脑袋、细身子、面黄肌瘦的孩子，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“小萝卜头”。小萝卜头的童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，监狱里没有欢乐，没有玩具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，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糖，更不知道糖的味道。苦难的生活却磨练了小萝卜头的意志，让他懂得了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遇到事情时该怎么做，不该怎么做，也让他学会了勇敢和坚强。当看守拿出一把糖让他叫叔叔的时候，他使劲咽下口水，坚决不要看守的糖，也不叫他叔叔。
小萝卜头被关在监狱里，却时刻想念自己的亲人，他想念远在西安的哥哥姐姐们，想念被关在另一个牢房里，自己长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的爸爸。为了见到爸爸，他冲破看守的重重阻挠，不顾一切地向正在放风的爸爸冲过去。特务抓住他，殴打他，他咬紧牙关，绝不在特务面前掉一滴眼泪。他要像狱中那些勇敢的叔叔阿姨学习，他牢牢记住了妈妈的话：不能在坏人面前哭！
女牢里有位年轻漂亮的阿姨，她就是共产党员张露萍，小萝卜头亲切地叫她萍阿姨。萍阿姨非常喜欢小萝卜头，经常给他讲故事，教他认字，教育他热爱祖国，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。她还自己花钱买了一只母鸡喂起来，让它生蛋给小萝卜头吃。可是,国民党反动派却残忍地杀害了萍阿姨，小萝卜头哭得很伤心。
小萝卜头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监狱里的叔叔阿姨把棉花烧成灰，兑上水，调成墨汁；把竹签子削尖，给他当笔；用草纸订成作业本；请罗世文和车耀先伯伯给他当老师。虽然学习条件特别艰苦，小萝卜头却非常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，又勤奋，又认真。
罗世文和车耀先伯伯牺牲后，他又跟着黄显声将军学习，不仅学习数学、语文，还学习俄语和武术。黄显声将军送给他半截铅笔作为生日礼物，小萝卜头喜欢得不得了，一直舍不得用，直到牺牲的时候还带在身边。
《挺进报》的负责人陈然被反动派逮捕，关进了黄显声将军隔壁的牢房里。小萝卜头担任起了监狱中的秘密交通员。他利用自己是小孩，可以在监狱里走动的条件，给狱中的叔叔阿姨传递消息。陈然叔叔把黄显声将军从报纸摘抄的重要新闻写在纸条上，由小萝卜头把它秘密地送到各个牢房里，被关押的叔叔阿姨知道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，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们的革命斗志。同志们把这些小纸条称作“狱中《挺进报》”。
小萝卜头被长期关在监狱里，他多么渴望自由啊！由于妈妈得了重病，特务押着妈妈和他到磁器口去看病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监狱的大门，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外面所有的一切，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。街上来往的人群，街边高声吆喝的小贩，那么多他没有见过，更没有吃过的食品，还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，让他更深深地懂得了自由的可贵。回到监狱后，他逮住了一只小蝴蝶，把它养在一个小盒子里，当妈妈告诉他，小蝴蝶也需要自由的时候，小萝卜头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他把小蝴蝶放了，让它带着自己对自由的向往，飞出高墙，飞向太阳。
监狱里有个疯老头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要在监狱里跑步，他就是共产党员韩子栋。小萝卜头开始有些怕他，后来知道他是和爸爸一样的好人后，就开始喜欢上他了。狱中党组织决定让韩子栋首先逃出去，把狱中的情况报告给党并让全国人民知道。小萝卜头躲过特务的监视，机智地把狱中党组织的决定传达给韩子栋。韩子栋摆脱了特务的监视，成功脱险，回到党的怀抱。
1949年9月6日夜晚10时，全国解放前夕，特务们对小萝卜头一家下了毒手。在歌乐山的松林坡，小萝卜头身上被刺中数刀，倒在血泊中，他牺牲时，年仅9岁。
七十三年过去了，小萝卜头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九岁。在他生活的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普通孩子的童年充满了黑色和凋零。小萝卜头一生的写照，正是旧社会普通孩子的生存反射，也是一名革命战士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诠释。对照现在新时代中国来说，九岁孩子正是健康学习、快乐成长的大好年纪，或熏陶在温馨校园、或沉浸在热闹游乐场的大好时光。通过历史的对照可以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的幸福生活。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们，不能忘记小萝卜头，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，要铭记红色基因、铭记红色故事，让党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。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少年，更要谨记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嘱托：刻苦学习知识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磨练坚强意志，锻炼强健体魄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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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，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，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情。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，你只有九岁，瘦小得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，孱弱得就像一棵未及展开的树苗。
我是在小说《红岩》里认识你的。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，从而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。现在，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，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地掠夺。
面对你的雕像，许久我都没有转身。看一眼身后那间几经风雨剥蚀的小屋，因为那里便是你诀别一切的阴阳界。想起五十年前的那晚，便觉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。
那天的雾浓吗？那天的夜色稠吗？那一刻你害怕了吗？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口，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最终瞥向妈妈时，你看到妈妈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？
现在，站在你的雕像前，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凉的匕首插进你胸脯的理由。有人说，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。对你，这是一份光荣，但我却觉得它太沉、太重，因为你是一个孩子啊！以你九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。当然，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，浸染了你的鲜血。就是因为这样纯粹，这样殷红的血，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人道，什么是理想和信念。
你是1940年出生的吧，算起来你该比今天刚刚吹灭九根蜡烛的孩子，早出生了半个多世纪。可面对你九岁的生命，该让他们称你爷爷，还是哥哥或弟弟？我想，还是叫你弟弟吧。因为，你蹒跚的脚步只迈动了九年，你稚弱的心脏只跳动了九年，你纯洁的血液只流动了九年，你九岁的生命已化作永远。
你太弱了，瘦小的身体挑着一颗大脑袋，所以，你的爸爸、妈妈及你的狱友管你叫小萝卜头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的大名叫：宋—振—中。九岁时，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。你的生命终结于九岁，也升华于九岁灿烂于九岁。你放飞蝴蝶的一瞬，已凝固成中国人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
